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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伦理的缩影：儒家文化视野下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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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种

种变迁，而且通过中国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现代命运的思索。
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不仅有对儒家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望者，也有誓

死不归的反叛者，同时也有浪子回头的皈依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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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白鹿原》 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

（１９４２—）的代表作品，小说自 １９９３ 年问世以来

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它于 １９９８ 年荣获

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但对其评论依旧毁誉参半，
有人称之为“２０ 世纪中国的史诗” ［１］，“一部浓缩

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 ［２］，也有人对其“痛斥”的，
比如宋剑华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

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

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 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

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 ［３］。 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

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变迁，《白鹿原》逐渐进入中国

的经典小说行列，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
“《白鹿原》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

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
复咀嚼、深入批评” ［４］。 作为一个“民族秘史”小

说，《白鹿原》以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

白鹿村为背景，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

情仇，揭示出从清末民国初年到建国初期中国经

历的各种社会变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演变过程，尤其是通过对波澜壮阔的农村社会画

卷的描绘反映了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乡土社会的延

续、瓦解与崩溃。 其间农村社会无论经历怎样的

内部肢解与外部洗礼，其中颇具文化积淀的乡土

伦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具有永恒

不变性。［５］这里的中国乡土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

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

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６］ 在这个体系中，儒家文

化可谓基石所在，尽管它只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

化流脉，但却能够以坚韧的生命力和恒久的影响

力统治国人意识形态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流，［７］可以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政治、人
伦精神、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观念和社会习

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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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８］。 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陈忠实通过若干

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冷峻的态度，展示了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尤其是写出了儒家“仁义”
和“残忍”的二重性［９］。 本文下面就通过对《白鹿

原》中几个人物形象的解读，简要探讨儒家文化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嬗变过程。

二、儒家文化的守望者———朱先生和

白嘉轩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儒家文

化的守望者，但二者又有一定的差异性，朱先生更

多的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体现出一

种“神性”色彩，而白嘉轩似乎是朱先生儒家文化

精神的实践者，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二人对儒家

文化的演绎相得益彰。
朱先生扮演着一个儒学大师的角色，他自幼

饱读诗书，刻苦爱学，１６ 岁便考中秀才，２２ 岁成为

头名举人，终生都保持着晨读、午休、善思的习惯，
即完全把做学问当作了人生快事，对于外面世界

的纷纷攘攘看得“轻如鸿毛”，于是当军阀派兵来

请时他以“午休”拒之，即使“天王老子”来了也不

为所动，充分体现了一个铮铮傲骨的“大儒”形

象。 当然，他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相反对于外

面的世界他看得比常人更为透彻，而且总是以

“神奇”方式处理世事。 朱先生孤身一人劝退 ２０
万大军的举动早已传遍四野，这不仅体现了其大

义凛然的气度，而且展现了一个“儒生”舍身拯救

黎民百姓的“济世精神”，同样的举动还有朱先生

亲自套犁毁掉罂粟以及后来鼓励鹿兆海奋勇抗日

等，尤其是在鹿兆海为国捐躯之后其发布《白鹿

原八君子抗战宣言》的义举更是在关中大地引起

轰动，塑造了知识分子深明大义的一种民族精神，
无怪乎白嘉轩称之为“圣人”。 朱先生以自己渊

博的学识通过《乡约》抒写等传递着儒家道德伦

理，同时也用讲学的方式传播着儒学思想，白鹿原

上凡是走到外面世界能够“有所成就者”无不是

受到了朱先生的谆谆教导，如鹿兆鹏、鹿兆海、白
孝文、白灵、黑娃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黑

娃这个曾经与儒家道德伦理格格不入的“不良”
青年拜师朱先生门下。 对于黑娃，朱先生没有像

世人一样在意他的过去，而是以“人孰无过，过而

能改，善莫大焉”的态度接纳鼓励，这更显一个儒

学大师的超然独到之处，正如别人对朱先生的评

价“他始终在人欲鼎沸的世界里保持了一份洞若

观火的超然” ［１０］，他无愧于白鹿原上的一个儒家

文化“精神守望者”。
对于白嘉轩，其举动正直也罢，残忍也好，他

是一个儒家伦理思想道德的十足贯彻者。 从一开

始的“连克六房妻子”之后不受邻里冷言冷语影

响依然坚信自己“传宗接代”的能力到后来家族

内外经历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白嘉轩始终都

挺着笔直的腰板从容面对，即使是后来腰板被土

匪打断之后，他还是倔强地高昂头颅，这是对“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生命精神坚守的绝

佳阐释。 除此之外，白嘉轩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坚

守当属对朱先生撰写《乡约》的恪守，这也使得白

鹿原在皇权崩溃的民国初期显得与众不同：当其

它地方身处乱世人心惶惶时，白鹿原呈现出一片

太平祥和的气氛，特别是祠堂中晚上村民诵读

《乡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乡约》的约束

下，白鹿原没有丢掉“仁义”传统，而是更显“礼仪

之邦”的魅力：不仅偷鸡摸狗、聚众赌博的事情几

乎绝迹，而且村民几乎个个变得文质彬彬、笑容可

掬。 这就是《乡约》的作用，当然也是白嘉轩作为

族长躬亲示范的功劳，从根本上说这是儒家文化

道德的循化作用。 对于这些遵循《乡约》的民众

来说，白嘉轩是“仁义”的，即使对犯过错而且伤

害过自己的黑娃也是心存“仁义”之心，于是 “改
邪归正”的黑娃回归祠堂时白嘉轩敞开宽广的胸

怀，并笃信“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
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在祠堂里头的” ［１１］，而对于

那些离经叛道者来说，他则成了威严无情的象征，
即凡是触犯《乡约》者一律严惩，对其亲生儿子白

孝文与田小娥的残酷惩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

白嘉轩眼里，代表儒家乡土伦理规范的《乡约》早
已超出了儿女亲情在心中的地位。

三、儒家文化的反叛者———鹿兆鹏、白
灵和田小娥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的加剧和外

敌入侵的深入，中国迎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转型

时期。 这一时期各种新思想接踵而来，尤其是声

势如潮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

来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偏远的白鹿原也未能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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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思想洪流，其中鹿兆鹏和白灵就是新思想

的传播者，而他们对新思想的传播同时也是对传

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反叛。 虽然鹿兆鹏和白灵都接

受过关中大儒朱先生的谆谆教导，但是他们在接

受了新式教育之后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化

反叛”。 鹿兆鹏的反叛是从“抗婚”开始的，他是

在父亲鹿子霖的三记耳光下和“陌生妻子”走向

新房和祠堂的，但是后来还是以“离家出走”的实

际行动拒绝着这次“包办婚姻”，也因此与父亲决

裂，因为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婚姻爱情，自然不

会遵循儒家文化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婚

姻。 他的反叛还不止于此，后来他与白灵的结合

更是体现了勇敢无畏的叛逆精神，因为白灵是其

亲兄弟鹿兆海的女朋友，也即其未来的弟媳，这在

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属于典型的“乱伦”现象。
这种“乱伦”出现同时说明了白灵的反叛意识，在
她心中“三从四德”等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已经荡

然无存，只有对“平等、自由”爱情的追求。 白灵

的反叛也是从家族开始的，在父亲拒绝她进城读

书的要求时，白灵直接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以死

相逼，而对于父亲白嘉轩的包办婚姻，白灵更是语

出惊人：“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１２］，而且

以多次失踪的方式抗拒，从而像鹿兆鹏一样与父

亲“恩断义绝”。
鹿兆鹏与白灵的反叛都是自觉行为，而小说

中的另一女主人公田小娥同样是一个反叛儒家文

化的角色，只不过的她的反叛多了一份自发意识。
田小娥原本是一个封建礼教下“苟且偷生”的“活
死人”，尽管在郭家有着类似“泡枣”事件一样绵

绵无力的反抗举动，但这不足以把她从礼教牢笼

中解脱出来。 黑娃的出现点燃了其内心隐藏已久

的反叛意识，她从此离开郭家与黑娃过上“两情

相悦”的爱情生活。 但是作为乡土伦理中的“异
类”，他们终究并没有逃出封建礼教的魔掌，不仅

在白鹿村进不了祠堂，而且被赶到荒郊野外的窑

洞。 对于这种简陋的生活，田小娥没有太多的怨

言，依旧沉浸在甜蜜的爱情生活中，算是对主流儒

家习俗的不懈反叛，但是后来为了营救丈夫不幸

陷入恶人圈套，并越陷越深，从而引发白嘉轩对其

实施残暴的“刺刷”体罚。 这次体罚对田小娥来

说堪称一次心灵创伤，而创伤性事件留下的记忆

是深刻而弥久的［１３］，从此她也陷入了“报复”怪

圈，不仅用自己的身体诱惑白鹿原的权威———即

将继任族长的白孝文，从而摧垮白嘉轩苦苦支撑

的白鹿村儒家伦理体系，而且在被公公鹿三刺死

之后，她的阴魂也没有停下报复的步伐：用一场瘟

疫向整个白鹿原倾诉自己的不公待遇，并引来众

人前来祭奠，几乎击垮了白鹿原持续已久的乡土

伦理体系。 这既是为自己申冤，也是通过血的事

实揭示封建礼教的腐朽劣根性，更是在以痛彻的

方式肢解传统的儒家乡土伦理世界。

四、儒家文化的皈依者———黑娃和白

孝文
小说中儒家文化的反叛者不止鹿兆鹏、白灵

和田小娥，其实黑娃和白孝文也是，只不过他们后

来均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皈依，这不由得令我们

深思儒家文化在乡土伦理中的神奇性，它犹如一

个陀螺的中轴一样牵引着不断变化的乡土社会。
黑娃作为长工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虽然有一定的自卑感，但同时练就了狂野不羁

的天性和生来反叛的本能，尤其对传统的儒家思

想教育更是万分抵触。 他不仅不喜欢枯燥的学堂

生活，而且对族长白嘉轩“挺得笔直”的腰板既敬

畏又反感，于是长大后寻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板，
同时大闹祠堂砸毁刻着《乡约》的青石碑，体现出

与儒家伦理道德势不两立的雄心霸气，但是就是

这样一个先前满身是刺的人竟然经年之后大彻大

悟地投身朱先生门下渴望“学为好人”。 黑娃的

皈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寓意的，我们可

以看一下他转变的时机。 在匪首“大拇指”被鹿

兆鹏害死后，黑娃一度陷入彷徨，而在国共两党激

战正酣之际，他看清了自己前途命运的黯淡，于是

主动接受白孝文的招安，融入社会主流，并在二次

婚姻中选择“知书达理”的老秀才女儿以示融入

儒家传统文化伦理的心志。 当然这种选择也是痛

苦的，“文化”的缺失更让意欲回归的黑娃寝食难

安，就如心灵炼狱一般，于是有了对儒学大师朱先

生发自肺腑的心迹流露：“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

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

人” ［１４］。 这种心迹的表达不仅体现了黑娃皈依儒

家文化的决心和诚意，而且也算是对自己前半生

的否定。 经历了儒学文化的熏陶之后，黑娃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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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修养不断提高，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好
人”形象，并在合适的时间决定回白鹿原拜祖，这
更体现了其皈依的透彻性。 在回原上祭祖的那天

碰到白嘉轩时马上匍匐跪地说出 “黑娃知罪

了” ［１５］，进入祠堂时更是声泪俱下地号啕大哭，祈
求祖宗饶恕，看到那些由自己亲手砸断的碑石拼

凑起来的碑文，他更显得无地自容，有种刻骨铭心

的羞耻感。 黑娃终于以真诚的忏悔回归到了白鹿

原千年不断的儒家乡土伦理主流社会，然而令人

遗憾的是这位洗心革面的“真正皈依者”竟然被

另一位儒家文化皈依者白孝文所杀害。
与黑娃相比，白孝文的皈依则显得苍白虚伪

得多，因为白孝文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从其动荡的

一生可以窥见一斑。 白孝文的一生从儒家文化方

面看可以总括三个阶段：皈依、叛逆、皈依。 作为

白鹿村曾经风光无限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骨子

里流淌的是高贵之血，因而在其飞黄腾达之后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乡祭祖，用来洗刷曾经的耻

辱，于是我们看到了白孝文祭祖那天不仅穿长衫

戴礼帽，俨然一幅儒者风范，而且由随从牵着高头

大马，真可谓场面壮观，颇有荣归故里的感觉，这
与黑娃祭祖的低调形成了巨大反差。 很明显，受
功利主义思想的驱使，白孝文的皈依具有明显的

形式主义色彩，他只是为了迎合乡土伦理的主流

意识，于是祭祖当天便匆忙回城，因为他深信“谁
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 ［１６］。

五、结语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白鹿原》无愧

于一部“民族秘史” ［１７］，它以全景的视角描绘了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伦理变迁景象。
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乡土伦理社会中，儒
家文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存在，其间不管守望者

如何坚守、反叛者如何抵抗、皈依者如何融合，儒
家文化总以生生不息的形式运转，这就是儒家文

化的现代命运。

［参考文献］
［１］ 郑万鹏．《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

术比较谈［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６（４）：４６⁃４８．
［２］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Ｊ］ ．文学评论，

１９９３（６）：１０５⁃１１８．
［３］ 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

［Ｊ］ ．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７７⁃８２，８７．
［４］ 郑周明． 《白鹿原》 的女性悲剧［ Ｊ］ ．学术探索，２００６

（１）：１２４⁃１２７．
［５］ 尤冬克．乡土中国的圭臬———谈长篇小说《白鹿原》的

土地意识［Ｊ］ ．学术探索，２０１２（７）：１０６⁃１１０．
［６］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０４．
［７］ 罗成琰，阎真． 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Ｊ］ ．文

学评论，２０００（１）：６２⁃７２．
［８］ 祁小绒，杨晓歌．无根的飘零者———《白鹿原》黑娃形

象分析［Ｊ］ ．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３７⁃１４１．
［９］ 尹季．《白鹿原》中朱先生形象的儒家文化内涵［ Ｊ］ ．船

山学刊，２００４（３）：１２５⁃１２７．
［１０］ 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Ｊ］ ．人文杂

志，２０００（１）：９１⁃９７．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６］陈忠实．白鹿原［Ｍ］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５９１，２０４，５８５，５８７，５０７．
［１３］ 刘向辉．创伤理论视角下《手》的解析［ Ｊ］ ．长城，２０１２

（２）：５８⁃５９．
［１７］ 朱述超．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

“史诗性”创作的涂层解读［ Ｊ］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 ．
（责任编校：朱德东）

Ｔｈｅ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ｕｙｕ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ｇ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６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 Ｂａｉｌｕｙｕ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ｖｉｖｉ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Ｂａｉｌｕｙｕａ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
ｖｏｔｅｄ ｃａｔ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ｍ， ｂｕｔ ｆｉｒｍ ｒｅ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Ｂａｉｌｕｙｕａｎ

８２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１ 卷


